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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少
覺
得
政
府
有
甚
麼
德
政
，
不
過
自
從
住

處
附
近
的
大
坑
火
龍
徑
近
月
開
通
以
來
，
街
坊

出
入
確
是
方
便
了
不
少
。
其
實
不
單
方
便
：
走

這
路
，
已
是
一
件
渴
望
去
做
、
去
享
受
的
事
。

火
龍
徑
，
名
字
是
新
的
，
路
卻
一
直
都
有
，

就
是
皇
仁
書
院
和
中
華
遊
樂
會
與
康
文
署
網
球
場
之

間
的
一
條
小
路
。
本
來
那
是
條
明
渠
，
上
面
鋪
了
石

屎
作
路
，
街
坊
以
前
貪
方
便
，
沿
它
走
，
很
快
直
出

電
車
路
。
可
惜
下
面
的
明
渠
很
臭
，
名
符
其
實
得
掩

鼻
而
過
。
幾
年
前
，
小
路
突
然
封
了
，
原
來
政
府
要

把
明
渠
封
蓋
，
大
興
土
木
，
於
是
大
家
惟
有
走
外
面

的
馬
路
。
馬
路
很
多
巴
士
，
廢
氣
多
，
路
磚
又
不

平
，
不
好
走
。
這
樣
過
了
幾
年
。

今
年
中
秋
前
，
有
天
發
現
小
路
重
開
了
，
溝
渠
已

密
封
好
，
杜
絕
氣
味
。
兩
旁
種
了
花
草
，
小
路
拓
寬

了
很
多
，
紅
磚
地
，
平
滑
正
直
，
空
氣
清
新
，
又
安

靜
。
一
邊
看
人
打
網
球
，
一
邊
可
以
遛
狗
，
或
者
讓

小
孩
自
由
亂
跑
。
兩
旁
花
槽
可
以
坐
，
不
過
由
於
沒
甚
麼
隱
秘

的
地
方
，
並
不
適
合
情
人
摟
摟
抱
抱
；
也
幸
好
如
此
，
還
可
保

持
一
處
清
淨
地
。
晚
上
明
月
清
風
，
清
早
可
曬
太
陽
，
愛
狗
的

人
可
在
這
兒
聚
聚
，
談
﹁
狗
經
﹂，
或
是
抽
根
煙
，
或
舒
舒
服
服

走
過
，
已
可
以
減
壓
。

香
港
其
實
是
個
不
美
的
城
市
。
名
氣
這
麼
大
的
都
會
，
要
找

一
條
安
寧
、
空
氣
清
新
、
路
面
平
滑
、
沒
車
輛
威
脅
、
沒
臭

味
、
沒
廢
氣
、
不
怕
掉
進
溝
渠
、
不
怕
踩
狗
屎
、
不
怕
﹁
拗
柴
﹂

的
路
，
原
來
很
難
。
商
業
區
街
道
的
價
值
以
億
計
，
閃
耀
堂

皇
，
卻
很
少
令
人
想
駐
足
流
連
、
消
磨
永
晝
的
。
高
尚
住
宅
區

太
冷
清
，
草
根
地
區
又
粗
枝
大
葉
，
總
覺
齷
齪
。
安
詳
而
有
人

氣
，
真
不
好
找
。

這
就
想
起
京
都
。
很
多
人
都
去
過
﹁
哲
學
之
路
﹂，
感
受
過
那

股
寧
靜
的
力
量
。
有
次
邊
走
邊
開
始
下
雨
，
愈
下
愈
大
，
經
過

家
豆
腐
店
，
便
進
去
坐
坐
，
吃
一
小
鍋
熱
豆
腐
湯
。
京
都
的
東

西
很
貴
，
空
氣
又
冷
又
潮
，
吃

淡
而
無
味
的
豆
腐
，
心
有
感

觸
。
這
時
抬
頭
看
見
對
面
有
戶
人
家
，
門
口
掛
了
木
牌
，
寫
個

﹁
犬
﹂
字
，
想
是
家
有
惡
犬
的
警
告
吧
，
頓
時
又
覺
好
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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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王
　
珍

火龍之路
伍淑賢

翠袖
乾坤

莫
言
得
了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
學
校
的
圖
書
館
、

公
共
圖
書
館
所
有
他
的
著
作
，
全
遭
借
出
；
預
訂

的
名
單
長
之
又
長
。
一
朝
得
﹁
志
﹂，
自
是
引
來

一
陣
﹁
狂
蜂
浪
蝶
﹂。

我
書
架
上
除
了
他
新
出
的
︽
蛙
︾
外
，
其
餘
的

大
都
買
齊
了
，
也
看
了
不
少
，
也
做
了
不
少
筆
記
。
莫

言
確
是
一
個
特
別
的
作
家
。
給
我
印
象
最
深
刻
的
，
是

他
的
﹁
冷
敘
述
﹂。

十
七
年
的
革
命
小
說
，
大
都
是
﹁
熱
敘
述
﹂，
﹁
熱
﹂

得
激
情
澎
湃
。
莫
言
的
﹁
冷
﹂，
冷
得
令
人
毛
骨
悚

然
，
冷
得
十
分
殘
酷
。
且
看
他
的
成
名
作
︽
紅
高
粱
家

族
︾
：

﹁
孫
五
操

刀
，
從
羅
漢
大
爺
頭
頂
上
外
翻

的
傷

口
剝
起
，
一
刀
刀
細
索
索
發
響
。
他
剝
得
非
常
仔
細
。

羅
漢
大
爺
的
頭
皮
褪
下
。
露
出
了
青
紫
的
眼
珠
。
露
出

一
棱
棱
的
肉⋯

⋯

羅
漢
大
爺
臉
皮
剝
掉
後
，
不
成
形
狀

的
嘴
裡
還
嗚
嗚
嚕
嚕
地
響

，
一
串
串
鮮
紅
的
小
血
珠

從
他
醬
色
的
頭
皮
上
往
下
流
。
孫
五⋯

⋯

把
一
張
眼
剝

得
完
整
無
缺
。
羅
漢
大
爺
被
剝
成
一
個
肉
核
後
，
肚
子

裡
的
腸
子
蠢
蠢
欲
動
，
一
群
群
蔥
綠
的
蒼
蠅
漫
天
飛
舞
。
﹂

莫
言
將
剝
人
皮
的
景
象
寫
得
太
細
膩
了
。
他
的
筆
﹁
冷
﹂
得
駭

人
。
但
﹁
冷
﹂
之
後
，
心
底
就
升
起
一
股
怒
火
，
孫
五
的
操
刀
，

羅
漢
大
爺
之
被
剝
，
全
是
殘
酷
的
日
寇
威
迫
。
莫
言
描
述
了
戰
爭

為
我
們
帶
來
的
悲
慘
命
運
。

由
人
到
動
物
，
莫
言
的
筆
法
同
樣
殘
忍
。
︽
豐
乳
肥
臀
︾
裡

﹁
瘦
骨
伶
仃
﹂
的
女
響
馬
、
孫
家
的
老
奶
奶
孫
大
姑
揮

刀
，
在

自
家
院
子
裡
大
屠
殺
，
雞
屍
遍
地
。
其
中
一
隻
大
公
雞
，
莫
言
寫

道
：﹁

她
︵
孫
大
姑
︶
踩
住
大
公
雞
的
雙
腿
，
左
手
虎
口
卡
住
公
雞

的
翅
根
，
食
指
和
拇
指
捏
住
了
公
雞
的
脖
子
。⋯

⋯

她
伸
出
右
手

的
食
指
和
拇
指
，
撕
掉
了
公
雞
繃
緊
的
脖
子
上
的
細
毛
羽
，
裸
露

出
一
段
紫
赯
色
的
雞
皮
。
她
曲
起
右
手
中
指
，
彈
了
彈
雞
的
喉

嚨
。
然
後
，
她
捏
起
那
把
耀
眼
的
柳
葉
小
刀
，
輕
輕
地
一
抹
，
雞

的
喉
嚨
便
豁
然
開
朗
，
一
股
黑
色
的
血
淅
淅
瀝
瀝
地
，
大
珠
追
小

珠
地
跳
出
來⋯

⋯

﹂

殺
雞
的
過
程
如
此
逼
真
，
農
村
長
大
的
莫
言
自
是
司
空
見
慣
，

但
鮮
有
作
家
恍
如
﹁
照
鏡
﹂
般
一
字
一
句
寫
出
來
。
而
且
還
不
止

此
，
當
公
雞
被
拋
到
院
子
中
央
時
：

﹁⋯
⋯

奇
跡
地
般
，
那
隻
公
雞
竟
用
兩
隻
翅
膀
支
撐

身
體
，

寧
死
不
屈
地
站
了
起
來
。
牠
失
去
了
高
揚
的
尾
羽
，
翹

光
禿
禿

的
尾
巴
根
子
，
醜
陋
古
怪
，⋯

⋯

雞
脖
子
皮
開
肉
綻
，
鮮
血
淋

漓
，
支
持
不
住
生

原
先
血
紅
現
在
變
蒼
白
了
大
冠
子
的
頭
。
但

牠
在
努
力
昂
頭⋯

⋯

牠
的
頭
昂
起
昂
起
猛
然
垂
下
，
沉
甸
甸
在
懸

掛

。
牠
的
頭
昂
起
昂
起
落
下
落
下
終
於
昂
起
。
公
雞
昂

搖
搖

晃
晃
的
頭
，
屁
股
後
坐
在
地
上
，
血
和
泡
沫
從
牠
堅
強
的
嘴
巴
和

脖
子
上
的
刀
口
裡
咕
咕
嚕
嚕
冒
出
來
。
牠
的
金
黃
的
眼
珠
子
宛
如

兩
顆
金
色
的
星
星
。
﹂

不
厭
其
詳
的
做
了
文
抄
公
，
不
外
讓
借
不
到
、
買
不
到
莫
言
作

品
的
讀
者
諸
君
，
細
細
欣
賞
一
下
莫
言
的
﹁
殘
酷
敘
述
﹂。
連
雞

也
不
放
過
！

莫言「殺雞記」
黃仲鳴

琴台
客聚

地
鐵
沿
線
近
日
都
觸
目
可
見
單
紫

寧
和
鮑
比
達
﹁
最
完
美
組
合
，
永
遠

的
鄧
麗
君
﹂
音
樂
會
海
報
。
南
京
歌

劇
院
出
身
的
單
紫
寧
一
向
是
阿
杜
知

己
，
怎
的
今
回
在
港
進
行
鄧
麗
君
全

曲
演
唱
會
，
事
先
沒
關
照
一
聲
？
看
真
原

來
是
十
一
月
十
七
日
在
澳
門
威
尼
斯
人
劇

場
之
鄰
埠
演
唱
。
廣
告
海
報
宣
傳
做
到
香

港
來
，
單
紫
寧
說
這
是
為
明
春
紀
念
鄧
麗

君
六
十
歲
冥
壽
連
串
活
動
之
前
奏
，
跟

在
香
港
舉
辦
之
鄧
曲
大
型
演
唱
會
便
會
開

展
。
今
次
請
得
最
著
名
的
作
曲
家
指
揮
家

鮑
比
達
為
製
作
總
監
，
不
但
重
新
編
排
曲

目
演
唱
，
且
特
為
已
逝
的
鄧
麗
君
寫
下

︽
永
遠
的
鄧
麗
君
︾
和
︽
難
忘
的
一
晚
︾
兩

首
新
曲
，
為
單
紫
寧
此
次
紀
念
演
唱
之
主

題
，
更
推
出
新
碟
以
資
對
鄧
麗
君
之
虔
誠

紀
念
，
及
對
鄧
曲
特
有
之
風
格
華
采
再
掀

高
潮
。

鮑
比
達
是
目
前
亞
洲
流
行
曲
壇
最
高
水
準
之
製
作
人

指
揮
家
，
不
久
前
他
全
力
襄
助
葉
蒨
文
再
出
江
湖
大
型

演
唱
作
了
成
功
合
作
，
使
葉
蒨
文
和
林
子
祥
夫
婦
再
戰

江
湖
，
全
程
爆
滿
成
績
斐
然
。
鮑
比
達
是
一
線
音
樂

人
，
無
寶
不
落
，
若
水
準
不
夠
，
他
和
其
樂
隊
決
不
會

挎
刀
效
勞
，
今
次
澳
門
威
尼
斯
人
劇
場
重
金
組
成
此
雙

王
合
璧
，
可
說
投
下
特
別
人
情
和
重
資
。
單
紫
寧
表
示

正
好
為
她
行
將
到
來
的
連
串
紀
念
﹁
鄧
麗
君
六
十
壽
辰
﹂

之
活
動
作
為
試
金
石
。
目
前
樂
壇
全
行
都
為
之
看
好
，

港
澳M

V

店
已
有
人
訂
購
她
之
紀
念
鄧
麗
君
新
曲
。
事

實
上
鄧
麗
君
逝
世
已
十
六
載
，
有
關
她
的
新
曲
才
首
次

有
名
家
創
作
和
面
世
，
難
怪
已
紛
受
注
目
。

模
仿
鄧
麗
君
唱
腔
之
歌
者
，
作
為
鄧
生
前
摯
友
及
經

理
人
之
阿
杜
，
先
後
親
聽
和
欣
賞
過
不
下
廿
人
，
最
具

水
準
的
便
是
國
內
聲
樂
出
身
之
單
紫
寧
，
她
之
長
處
是

形
神
俱
似
。
更
巧
合
是
她
一
九
九
五
年
在
福
建
歌
劇
院

出
道
，
同
年
就
為
北
京
聘
去
出
個
人
專
輯
及
演
唱
。
正

巧
這
一
年
五
月
鄧
麗
君
在
泰
國
清
邁
哮
喘
猝
逝
，
內
地

便
把
她
神
俏
鄧
腔
之
唱
法
視
為
接
班
人
。
隨
後
幾
年
單

來
港
發
展
，
一
連
三
載
作
鄧
曲
紀
念
演
唱
會
，
全
部
好

評
。
如
今
在
東
南
亞
星
馬
、
印
尼
及
美
、
加
、
台
灣
華

人
社
會
都
奉
她
為
真
正
鄧
曲
代
表
，
阿
杜
有
友
如
此
，

不
枉
也
。

雙王合璧
阿　杜

杜亦
有道

與
妹
妹
同
遊
中
越
，
轉
瞬
已
接
近
十
年
光

景
，
但
歡
欣
旅
程
仍
歷
歷
在
目
，
人
類
的
記
憶

可
說
神
奇
，
也
可
說
是
美
好
的
回
憶
是
永
不
會

褪
色
、
永
不
會
磨
滅
的
。

在
峴
港
住
宿
的
是
新
開
業
的
豪
華
度
假
村
酒

店
，
建
築
設
計
風
格
典
雅
，
環
境
優
美
、
設
備
齊

全
，
令
居
停
其
中
有
悠
然
自
得
的
快
感
。
特
別
欣
賞

它
的
室
外
泳
池
，
少
有
的
長
約
三
十
多
米
，
令
我
這

個
泳
癡
游
個
不
亦
樂
乎
，
而
泳
池
外
便
是
寬
敞
的
海

灘
，
游
完
池
水
、
還
可
立
即
往
游
海
水
！

酒
店
雖
舒
適
悠
閒
，
但
也
關
不
住
我
們
外
遊
的

心
，
既
已
來
到
峴
港
，
當
然
不
會
錯
過
中
越
的
三
大

﹁
世
界
文
化
遺
產
﹂
！

順
化
古
都
離
峴
港
只
是
兩
小
時
車
程
，
託
酒
店
禮

賓
部
約
了
專
車
，
一
大
清
早
便
往
北
出
發
。
順
化
市

在
一
五
五
八
至
一
九
四
五
年
間
曾
是
三
朝
的
京
城
，

直
到
十
九
世
紀
被
法
國
入
侵
後
，
才
成
為
承
天
省
順

化
市
，
因
此
，
遊
客
在
順
化
不
難
看
到
段
段
珍
貴
的

歷
史
痕
跡
，
聯
合
國
教
科
文
組
織
更
在
一
九
九
三
年

評
定
順
化
古
都
為
文
化
及
自
然
遺
產
。

順
化
古
都
的
外
表
帶

優
雅
之
氣
，
有
一
股
與
別

不
同
的
古
典
氣
派
。
獨
有
的
江
水
及
青

的
山
巒
映
襯
一
座
座

古
老
建
築
，
宛
如
細
訴

歷
史
中
的
一
點
一
滴
。
古
都
設
計
分

為
三
個
層
次
，
分
別
為
京
城
、
皇
城
及
紫
禁
城
三
部
分
。
皇
城

外
層
的
城
池
利
用
了
法
國
的
建
築
，
把
江
水
引
入
作
為
護
城

河
，
河
內
一
道
道
城
牆
具
有
軍
事
功
效
。
除
仿
效
法
國
建
築

外
，
皇
城
亦
有

明
顯
的
漢
族
文
化
痕
跡
，
四
道
城
門
內
有
各

個
宮
殿
，
供
當
時
的
君
主
休
息
及
議
政
，
規
模
雖
比
不
上
中
國

的
宮
殿
，
但
卻
有

溫
婉
典
雅
的
越
南
氣
息
。

在
順
化
最
古
老
的
寺
廟
天
姥
寺
院
中
看
到
一
群
小
沙
彌
，
他

們
並
沒
有
完
全
剃
光
頭
髮
，
還
留
有
一
綹
或
二
、
三
綹
，
大
夥

兒
正
在
玩
遊
戲
，
好
似
看
見
古
畫
中
的
童
子
嬉
戲
圖
一
般
，
非

常
有
意
思
。
一
路
走
在
古
木
參
天
的
院
落
步
道
中
，
兩
旁
是
古

樸
莊
嚴
的
建
築
，
這
些
景
致
讓
人
頓
時
俗
念
盡
消
，
大
有
進
入

清
涼
境
界
之
感
。

優雅古典的順化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人
生
劇
本
與
生
老
病
死
四
個
字
緊

緊
相
隨
，
生
是
無
從
選
擇
，
老
呢
？

我
不
怕
，
記
得
母
親
一
天
到
晚
都

說
：
有
得
老
才
是
福
氣
。
病
，
太
可

怕
，
這
幾
天
患
上
感
冒
，
咳
不
停
，

半
夜
咳
得
快
斷
氣
，
坐
在
計
程
車
上
咳

咳
咳
，
司
機
立
刻
開
窗
，
我
也
明
白
，

唉
，
原
來
一
個
人
不
用
咳
，
可
以
平
和

地
呼
吸
是
何
等
的
幸
福
。
以
前
愛
護
父

母
保
重
身
體
，
現
在
變
為
愛
錫
子
女

了
。日

子
飛
逝
，
我
的
劇
本
翻
到
了
哪
個

章
節
？
若
以
打
麻
將
的
用
語
，
應
該
進

入
了
西
圈
，
也
可
能
已
是
西
圈
尾
。
間

中
我
會
想
到
某
日
來
臨
，
會
是
一
年
三

百
六
十
五
日
的
哪
天
？
星
期
幾
？
晴
天

還
是
雨
天
？
靈
堂
會
是
哪
四
個
大
字
？

其
實
，
我
早
已
向
家
人
表
明
心
跡
，
千

萬
不
要
為
我
找
地
方
設
墓
碑
靈
位
；
火
化
後
骨
灰
散

落
在
甚
麼
地
方
都
可
以
，
最
好
做
花
肥
。

不
過
，
最
近
我
改
變
了
主
意
，
我
不
要
火
化
，
我

要
盡
捐
器
官
、
皮
膚
和
骨
頭
，
使
有
需
要
的
人
受

惠
，
甚
至
捐
出
遺
體
。
近
日
，
一
位
出
家
人
簽
好
了

意
向
書
，
將
遺
體
捐
給
港
大
作
教
學
用
途
，
他
啟
發

了
我
，
我
們
可
將
臭
皮
囊
由
廢
物
變
教
材
，
太
美
好

了
！終

於
認
識
了
港
大
解
剖
學
系
副
教
授
陳
立
基
，
原

來
捐
贈
作
醫
學
培
訓
用
途
的
遺
體
，
尊
稱
﹁
大
體
老

師
﹂，
每
年
港
大
需
要
廿
多
位
，
作
醫
科
學
生
學
習
解

剖
、
骨
科
培
訓
及
醫
學
研
究
。
老
師
在
上
第
一
課

時
，
都
會
提
醒
學
生
，
面
前
的
屍
體
本
來
都
是
一
個

有
血
有
肉
、
有
親
人
朋
友
愛
錫
的
人
，
有
他
的
經

歷
，
在
解
剖
前
請
先
了
解
他
的
故
事—

—

可
惜
香
港

推
行
遺
體
捐
贈
卅
年
，
真
正
捐
出
的
只
有
廿
多
位
。

我
將
意
願
告
訴
好
友
，
她
非
常
抗
拒
，
說
，
中
國

人
一
定
要
入
土
為
安
。
我
告
訴
她
台
灣
已
有
三
萬
人

簽
了
同
意
書
，
因
為
證
嚴
法
師
說
過
：
﹁
生
老
病

死
，
萬
般
不
由
自
己
，
所
以
當
身
軀
能
使
用
之
時
，

付
出
的
才
是
自
己
所
得
的
，
人
生
最
苦
莫
過
於
病
，

能
奉
獻
死
後
軀
體
作
為
醫
學
研
究
，
利
益
未
來
病
理

的
發
展
，
消
除
人
類
病
痛
，
或
減
輕
病
苦
，
此
是
功

德
，
也
是
人
生
快
樂
事
。
﹂

港
大
查
詢
捐
贈
遺
體
事
宜
熱
線
：
二
八
一
九
九
二

二
○
。 變廢為寶

車淑梅

淑梅
足跡

快
人
快
語
而
又
正
義
敢
言
的
原
國

務
院
港
澳
辦
副
主
任
陳
佐
洱
，
在
港

人
心
目
中
並
不
陌
生
。
想
當
年
，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中
期
，
陳
佐
洱
是
中

英
談
判
的
中
方
代
表
。
當
時
英
方
代

表
評
價
陳
佐
洱
是
最
﹁
難
搞
﹂
的
對
手
，

但
事
實
上
，
在
他
手
中
成
功
的
談
判
個
案

卻
是
最
多
。
顯
然
陳
佐
洱
的
恩
威
並
重
策

略
奏
效
。
他
的
金
句
﹁
車
毀
人
亡
﹂
牢
牢

烙
印
在
港
人
心
目
中
，
認
同
他
為
爭
取
維

護
港
人
利
益
所
作
的
貢
獻
。
若
非
祖
國
和

官
員
們
對
香
港
關
懷
愛
護
，
捍
衛
港
人
財

產
所
作
努
力
，
奠
下
豐
厚
財
政
基
礎
，
又

哪
會
有
今
日
香
港
取
得
輝
煌
成
就
哩
？！
更

何
況
回
歸
後
十
五
年
間
，
世
界
經
濟
幾
乎

沒
有
一
刻
是
風
平
浪
靜
的
，
總
會
有
風
有

雨
備
受
考
驗
。
幸
而
，
一
直
有
祖
國
無
微

不
至
的
伸
出
援
手
支
持

香
港
，
才
有
今

天
的
好
日
子
過
。
再
講
白
一
點
吧
，
港
人

飲
的
水
正
是
來
自
祖
國
東
江
水
，
港
人
的
副
食
品
等

等
同
樣
是
來
自
內
地
。

憶
及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初
，
英
國
鐵
娘
子
訪
京
談

判
，
雖
曾
出
盡
九
牛
二
虎
之
力
，
扭
盡
六
壬
，
然

而
，
到
頭
來
終
也
在
一
九
九
七
年
六
月
卅
日
在
風
雨

中
黯
然
離
開
香
港
，
終
也
不
敢
發
﹁
香
港
獨
立
﹂
之

夢
。
英
國
人
至
少
明
白
到
﹁
港
獨
﹂
根
本
是
沒
有
可

能
的
事
。
試
想
一
下
，
世
界
金
融
大
鱷
大
混
戰
，
若

非
有
中
國
作
後
盾
，
香
港
又
怎
會
有
﹁
任
憑
風
浪

起
，
穩
坐
釣
魚
船
﹂
的
把
握
呢
？
近
日
雖
有
所
謂
熱

錢
不
斷
襲
港
，
惟
我
們
有
信
心
香
港
市
場
穩
如
泰

山
，
皆
因
我
們
有
祖
國
撐
住
。
可
惜
，
卻
有
一
小
撮

人
受
某
些
外
來
勢
力
利
用
，
搞
遊
行
示
威
並
公
然
搞

﹁
港
獨
﹂。
陳
佐
洱
近
日
高
調
直
斥
﹁
港
獨
勢
力
如
病

毒
蔓
延
﹂，
好
一
句
暮
鼓
晨
鐘
的
警
世
語
。
陳
佐
洱
引

他
的
師
傅
魯
平
言
論
斥
搞
事
者
是
傻
瓜
。
陳
佐
洱
直

斥
香
港
近
年
有
股
港
獨
勢
力
抬
頭
，
像
病
毒
蔓
延
，

值
得
所
有
人
提
高
警
惕
，
嚴
正
應
對
。

絕
大
部
分
的
港
人
都
是
愛
國
愛
港
的
，
都
希
望
香

港
維
持
穩
定
繼
續
繁
榮
。
遺
憾
的
是
，
或
許
近
日
受

外
圍
經
濟
影
響
，
香
港
貧
富
懸
殊
拉
大
而
民
怨
四

起
，
情
緒
不
穩
。
因
而
被
某
些
別
有
用
心
者
牽

鼻

子
走
、
聲
大
大
推
波
助
瀾
的
港
獨
所
利
用
。
沉
默
的

大
多
數
愛
國
者
，
要
站
起
來
發
聲
支
持
﹁
一
國
兩

制
﹂，
支
持
政
府
施
政
。

「病毒」蔓延
思　旋

思旋
天地

一盞芬芳馥郁的「紅福盛情」端了上來，裊裊
茶煙中，氤氳 正山小種所特有的松脂香氣，濃
醇深紅的茶湯，如茶人的熱情和大度。有客來
臨，以好茶相待，這是中國人素來熱情待客的禮
儀。而眉清目秀的茶藝師，對自己表演的茶藝還
有更獨到的詮釋：「我一定要去求助於武夷的紅
茶，真可惜酒卻是那麼的有害，因為茶和咖啡使
我們更為嚴肅。」他琅然誦讀 英國詩人拜倫的
詩句，而拜倫所說的武夷紅茶正是馳名中外的正
山小種。
儒雅厚重的中國傳統文化，遇到了浪漫歡快的

英倫風情，古老的茶文化中，加入了青春的激情
和時尚現代的元素，使2012年8月30日那一場茶藝
師技能大賽顯得比以往更具時代感。那一天，湖
畔居茶樓仿若一方3D寬銀幕，上映 精彩絕倫的
茶藝表演。
冰清玉潔的女子，嫻靜、幽婉，穿一襲梅花圖

案的旗袍。雪裡紅梅的背景，以羞澀甜美泡就的
一壺九曲紅梅，柔聲細氣地奉給賓客，盡顯江南
女子的清麗靈巧。美人美茶，讓人沉醉。荷葉旗
袍一色裁，清水芙蓉，纖纖雙手捧出的「水木紅
韻」，那就是連外國人都聞香而來、交口稱讚的祁
門紅茶。「祁門香」、「王子香」、「群芳最」⋯⋯
都是她的美名，多年來一直是中國的國事禮茶，
香飄五洲，是一縷艷麗的「中國紅」。
「之子于歸」是一個纏綿的故事：錦衣鳳冠的

新嫁娘，出嫁的前夜為父母泡一盞茶，玉壺冰
心，泡進了濃濃的女兒情，臨別時刻依戀難捨，
心心念，意切切，柔腸寸斷。叫一聲娘親，朱淚

點點，喝一口香茶，若父母的輕輕啜泣。那是一
道感恩之淚泡製的女兒茶呵！
娥眉輕掃，淡施粉黛，朱唇淺點，刻意而為的

輕淡，精心泡製的氣氛，把柔情似水的女兒情懷
和茶藝的美好意境表達得淋漓盡致。當一襲青布
素衣的茶藝師出場時，又帶出了一個空靈玄妙的
天地自然，天人合一，禪茶合一。
青衣男子席地而坐，神閒氣定，沉穩持重，一

招一式盡顯功夫。清亮的古箏若行雲流水般流過
心頭，茶藝師於清幽的茶境與禪境中，先讓意念
和心靈與自然結合，然後，揚起手，把清水注入
茶壺，茶和水相遇，心與茶相融為一體，茶和禪
相通為一味。
捧起來，細看茶的湯色，觀察茶在水中的光影

變化；悉心聞茶的馨香，感受茶所凝聚的天地之
靈氣，喝一口，品味茶的真味。一杯甘醇清冽的
茶，讓人神清氣爽，直達我兩相忘的純淨境地。
一位孔雀羅裙的女孩，用一盞「茶乳融融」的

雲南滇紅，把人們的情緒從古典拉回到現代，從
西湖邊引向七彩雲南⋯⋯
安徽祁門紅茶、雲南滇紅功夫茶、廣東英德紅

茶、福建正山小種、杭州九曲紅梅和台灣日月潭
紅玉茶⋯⋯款款紅茶似紅粉佳人在壺中旋轉、沉
浮、若即若離、含苞待放、衣袂繚繞、盈盈舞
蹈。在茶藝師靈巧婉轉的手中，紅茶的世界也是
如此美麗多姿。
在綠茶皇后西湖龍井茶的故鄉杭州舉行的茶藝

大賽，自創的茶藝表演選用的竟全部都是我國著
名茶區的紅茶，賽場湖畔居內，飄溢 中國紅茶

的清香。如此別具一格的創意，彰顯 中國茶文
化的博大精深和杭州茶人的包容大氣。
而比以往更多的90後年輕選手的加入，使茶藝

糅合了更多的青春創意，他們在傳承茶文化精髓
的同時，又不拘泥於傳統，他們的茶藝表演中，
有情感、有故事，更有突破。他們讓一道道茶藝
橫跨時空，穿越了萬水千山，有「綠蟻新醅酒，
紅泥小火爐」的古韻，也有紅茶加奶那盞英國皇
家下午茶的歐陸風情。音樂、服裝、氣韻，琴棋
書畫詩酒茶的道具，以及茶藝師們對茶文化的理
解，讓到場的人深度體驗到中國茶文化的精髓。
一場精彩的茶藝，一杯清茶，一段真誠的音

樂，讓我們明白了：原來，茶不僅可以看、聞、
品，茶還可以用心去聆聽。因為，茶不僅有形有
色有香氣有味道，而且，茶也是有呼吸有自己的
語言的。每一位茶藝師、每一位評委、每一位真
正懂茶、愛茶、心中有茶的人，都是解茶語的
人。所以，才會有這樣的茶藝大賽，才會有這樣
靜心的體會和傾聽。
這一場茶藝比賽，確實是讓人情不自禁地放鬆

了緊繃的神經，放鬆了被囚禁的本性，心靈被茶
洗滌澄清，了無雜念，只有音樂、只有茶。
也許，在剛剛進入賽場時，參賽的選手們還有

些許的緊張和焦慮，屏氣斂息，手勢也有點僵
硬。但漸漸地，他們完全投入於茶的世界，心空
風輕雲淡，舉手抬足，都是那樣的圓潤、柔順、
溫軟，如水的模樣。純粹的展示，純粹的交流。
得不得獎已經變得不那麼重要了。
確實是這樣，無論是在那裡表演，還是在那裡

觀看，無論是去攝影、採訪，還是去做評委，都
是一種緣，一種福氣，和人生的每一個瞬間一
樣，不能重複。如日本茶人井伊直弼在《茶道一
會集》裡寫的那樣：「茶會謂一期一會，主客屢
次相見，而今日之相見，一去不返，為一世一度
之會，客人離茶室而去，主人亦萬事掛念，盡深
情關切之意；客人亦思再訪之難，且感悟主人趣
向及細緻之用心，以誠相待，此乃一期一會。主
客之間心心相印，以禮相待，即一會集之極也。」
「一期一會」提醒人們要珍惜每個瞬間的機緣，並
為人生中可能僅有的一次相會，付出全部的心
力；若因漫不經心輕忽了眼前所有，那會是比擦
身而過更為深刻的遺憾。
這也是2012年杭州茶藝師技能大賽的真諦。

一期一會秀茶藝

■香艷的書名，殘酷的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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